论《红楼梦》对于杜诗的接受

                             李 新

                       （保定学院 中文系）

摘要：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文本中，作者通过书中诗词创作引用杜诗语典，书中人物称引杜诗名句，以及借宝钗、黛玉之语评价杜诗等三种方式，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巧妙融入小说创作之中，为作品增色添彩，从中也体现出了作者曹雪芹对于杜甫的推崇和对杜诗的接受，这客观上也对杜诗的传播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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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于清中叶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以其宏大的作品篇幅、众多的人物形象塑造、诗化的艺术境界，成为集中国古典文学之大成的最高峰；其成书固然源自作者曹雪芹的亲身生活经历及其雄厚的学识素养，但也与作者对于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密不可分，其中，对于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作的继承与接受并融入其小说创作中，即堪为一例。

                    一   红楼诗词，用杜诗典

《红楼梦》与中国其他的古典小说相比，其艺术境界更加富于诗意，这不仅体现在其诗化的叙述语言，还在于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宝玉、宝钗、黛玉、贾家四春等辈皆擅长诗词创作，并常结社唱和，留下数量众多的红楼诗词，为读者所称赏。旧体诗词创作中，常常有用典的表现手法，引用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入诗者，为用事典；化用前人诗篇中的成句入诗者，为用语典。红楼人物的诗词创作中，就有大量的的诗篇，以用语典的方式，化用了大量杜甫作品中的名句入诗，详见下表：

	《红楼梦》回目
	作者、篇名
	红楼诗句
	杜诗原句
	杜诗篇名

	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虚花悟》
	“青枫林下

鬼吟哦”
	“魂来枫

林青”
	《梦李白二首》其一

	第十七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李 纨

《文采风流》
	“珠玉自应

传盛世”
	“诗成珠玉

在挥毫”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同 上
	贾宝玉

《有凤来仪》
	“堪宜待凤凰”
	“俱宜下凤凰” 
	《江亭王阆州

筵饯萧遂州》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薛宝钗

《更香》
	“朝罢谁携

两袖烟?”
	“朝罢香烟

携满袖”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贾探春

《残菊》
	“露凝霜重渐渐倾欹”
	“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
	《萤火》

	同 上
	贾宝玉

《种菊》
	“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不见》

	同 上
	林黛玉

《咏螃蟹》
	“长安涎口

盼重阳”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饮中八仙歌》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史湘云

《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
	“寒塘渡鹤影”
	“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同 上
	妙玉

同 上
	“烹茶更

细论” [1]
	“重与细

论文” [2]
	《春日忆李白》


由上表可见，如此之多的红楼人物篇什中都引用了杜诗的语典，可见作者对于杜诗名篇的熟知，和对“诗圣”杜甫的推崇。

    不仅如此，在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林黛玉吟诵的那首代表作《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落花意境，也是借鉴自杜甫乾元元年（758）春，供职长安时所作之《曲江二首》其一：“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一片春花飘落，已减损一些春意，如同“一叶落而知秋”，给人增添一丝愁绪，更何况风吹万朵花飞，至若飘飞满天，则带给人无限之惆怅，文人伤春，千古而同调，黛玉虽为“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处诉”，然感慨红颜易老，年华易逝，其辞其意，则与杜诗如出一辙。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曾在其《红楼小讲》一书中已经指出，黛玉的《葬花吟》袭取了王实甫《西厢记·混江龙》曲子中“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的意境和辞句[3]（P83），而其中的“风飘万点正愁人”，实则正是原创自杜诗。

                     二   红楼人物，称引杜诗

除了上述引用杜诗语典，借鉴杜诗意境而外，《红楼梦》中所塑造的人物，还常常在交往活动中，称引杜诗原句，这也多次出现在文本中。如在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开篇，贾家三小姐探春欲邀大观园众姐妹结诗社，在她写给宝玉的书信之中，文辞清新典雅，末尾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之敬辞；上句“棹雪而来”，引用《世说新语》中王徽之雪夜访戴安道的典故，以申相邀之意；而下句的“扫花以待”，则是引用了杜甫《客至》中“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之诗句，表现了主人殷勤待客的诚意，转引杜诗词句化于笔墨之间，既有助于遣词达意，更使得书信富于书卷气息，与结诗社之主题相吻合；难怪宝玉读后，“不觉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1]（P499）而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贾母带领众人宴请刘姥姥，席间鸳鸯提出行骨牌令儿，“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叶韵”[1]（P558），论到薛宝钗时，骨牌有“三长”，宝钗对曰：“水荇牵风翠带长”，这正是杜甫《曲江对雨》中的诗句；而到林黛玉，骨牌为“二六八点齐”，她对的是“双瞻玉座引朝仪”，这也是杜诗《紫宸殿退朝口号》中的句子，只不过原诗为“双瞻御座引朝仪”；诗才为众姐妹之冠的薛、林二人，皆称引了杜甫的名句。《红楼梦》中塑造的人物的语言是独具个性化的，熟读诗书的宝钗、黛玉众姐妹，自是与“庄家人本色”的刘姥姥开口则言“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所不同的。还有，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宝玉寿宴上，史湘云行的“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那“好个诌断了肠子的”[1]（P874）酒令中，她也引用了一句杜诗：“江间波浪兼天涌”（《秋兴八首》其一）。《红楼梦》中女子皆能开口吟诵“诗圣”的名句，这既与她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身份相贴切，也正表明了作者曹雪芹对于大诗人杜甫作品的熟知。

                     三   藉钗黛语，品评杜诗

    《红楼梦》对于杜诗的接受还不仅限于用其语典和称引诗句，更在于作者在小说文本中，借书中诸多人物之口，对杜诗的成就与艺术风格都作出了评价，并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可视为一种特殊方式的文学批评。 

 在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香菱欲学作诗，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并指点她启蒙之法——“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这里提及了并雄于盛唐诗坛的三大诗人：“诗佛”王维、“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并分别指出了他们诗歌创作之所长；其中对于杜甫最长于七律的评价，可谓颇有见的，因为考察中国古典诗歌之发展流变，

“七律最终成熟于杜甫。‘成熟’的标志有二：一是杜甫创作了数量惊人的完全符合七言律诗规则的诗篇（共计113首）；二是七律的体制已在杜甫手中彻底冲出了应制、应酬的狭窄藩篱，能像其他诗体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4]（P229）
    而且，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金圣叹也曾把杜律和文学史上的《庄子》、《离骚》、《史记》、《水浒》、《西厢记》并誉为“天下六才子书”，可见作者曹雪芹尽管藉黛玉之口谦言“我虽不通”，但其于杜诗成就的评价，实为一语中的。紧接着下文，香菱看完王维诗集后，“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并且是“逼着黛玉换出杜律来”，“喜的拿回诗来，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1]（P667），显见作者对于杜律的推重。

    此外，曹雪芹也几次借《红楼梦》人物之语，评价杜甫的诗歌风格，如在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香菱请教史湘云谈诗，“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 宝钗笑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1]（P675），谈到了杜诗具有“沉郁”的艺术风格。此前之古人对于杜诗风格之沉郁，多有评论，如明代胡应麟《诗薮》中所谓“杜陵沉郁雄深”[5]，明人屠隆亦云“其（杜甫）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2]（P2328），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6]等等，可见曹雪芹亦有此共识。

而且，曹雪芹并非仅仅拾人牙慧，他对杜诗风格也有其个人新见，在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中林黛玉作《桃花行》后，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泪来，又怕众人看见，又忙自己擦了。因问：“你们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做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笑道：“现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所以不信。”宝钗笑道：“所以你不通．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 之媚语。”…… [1]（P991）
宝钗所论，亦即作者之见，系就杜诗具体作品而谈，指出杜甫不仅创作了许多像“丛菊两开他日泪”（《秋兴八首》其一）这样沉郁风格的诗篇，也写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这样清新柔媚的诗句，其诗风也是多样的。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往往能创作出在其主体风格以外的，多样风格的作品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诗圣”杜甫亦不例外。曹雪芹能够指出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而因其小说中所写为红楼闺阁女子作诗，故多关注杜诗中柔媚之丽辞，与人物身份相贴切，亦在情理之中；可见曹雪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小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歌批评家。

                                      结 论

    古人云“诗言志”，小说亦可言志，书中人物的诗文创作、评价，亦能代表作者的文学观点，由上述《红楼梦》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对杜甫及杜诗的接受，可以看出，作者曹雪芹对于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作品成就应是极为推崇的；而随着《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问世与流传，在客观上对于杜诗的传播，也是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联系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为清前中期之叶“康乾盛世”，其间文人普遍尊杜，如学者叶燮在其文学批评著作《原诗》一书中曾有“诗圣推杜甫”[7]之论，与雪芹几乎同时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亦称“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8]，并且还产生了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新解》、杨伦《杜诗镜诠》等多部杜诗注本；因此《红楼梦》文本中对杜甫的接受，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作者的尊杜意识，也是有其时代文化背景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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